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我一直觉得，四季之春夏秋冬是四姐

妹，专司人间花事。雪花纷纷，是冬小妹
在岁晏时，取了足够的水，整个冬天，她
就在天上把这些水剪成六瓣晶花，往人间
抛洒。

幺妹不仅剪雪花，还会剪成梨花，君
不见岑参送别武判官归京之时，北风卷
地，八月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有时剪成梅花，君不见张
谓在溪桥遇一树寒梅，惊呼“不知近水花
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其实是冬小妹调
皮的“杰作”。卢梅坡为二者评语“梅须逊
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谁也不得
罪，不像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明显偏爱梅。我最赞成吕本中说的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与不似都奇绝”。
冬小妹的调皮，还在于雪是冬花，她

偏要让雪带几分撩人的春色。韩愈 《春
雪》 诗曰：“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
作飞花。”当雪花随风绕着庭树作暮春的
落花舞动，那情境就成了“微风摇庭树，
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
积”。何其美哉！谢道韫形容雪是“未若
柳絮因风起”，又在 《咏雪联句》 中写

道：“不知庭霞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
开。”雪喻柳絮，还有黄庚的“远岸未春
飞柳絮，前村破晓压梅花”。若你曾在柳
絮纷飞时节走过，一定会觉得如同走在雪
里。而当你走在雪里，又会觉得那纷飞的
是柳絮了。

雪是“天人宁许巧，剪水作花飞”，
那天人正是冬小妹。初起，雪是小雪，风
回共作婆娑舞，不过是一阵急切的北风，
吹落她剪好放在篮子里的雪花，能数得清
数量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
七八片”。渐渐地，雪越下越大，满天飞
玉蝶，玉絮堕纷纷，是冬小妹生了气，将
盛雪的篮子倒倾，就成了“初疑天女下散
花，复恐麻姑行掷米”。

大雪节气过后，雪就下得大、范围也
广。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
也。”一朵雪花能大到何种程度？读李白
的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中说：“地白风
色寒，雪花大如手。”再读 《北风行》：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大
如手席的雪花我没见过，但幼时在乡村，
每年冬天总要经历几场大雪，雪如棉花团
一般往下坠落，“落尽琼花天不惜”，盛极
时天地上下一白，简直“两涘渚崖之间，

不辨牛马”。
大雪连下几天，常常“旧雪未及消，

新雪又拥户”。雪天不出门，除坐看青竹
变琼枝外，最美之事莫过对雪饮酒，独饮
可，“门前六出飞花，樽前万事休提”，也
可燃起红泥火炉，温上绿蚁新酒，微信邀
约三五好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雪天饮酒，不知不觉就“困倚胡床
醉不知”了，醉亦无妨，醉就醉着，且任
它“过午醒来雪满船”，岂不快哉？雪天
若出门，可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可身披
蓑笠、独钓寒江，可“挐一小舟，拥毳衣
炉 火 ， 独 往 湖 心 亭 看 雪 ”， 做 逍 遥 的

“痴”人，潇洒一回。
雪一停，父亲就拿大扫帚，从堂屋门

口到大门口，扫出二尺宽的小路，然后再
沿小路依次叉出几条一尺宽的小径，分别
通向灶房、压井、猪圈、鸡舍和厕所。多
年以后，当我以回忆的视角从高空俯视童
年的院子，觉得那雪中小路恰似花枝，而
道道小径是枝杈，父亲用扫帚在我记忆中
绘出了一幅永恒的图画。我和弟弟用雪堆
斜坡，晚上泼上水，天明变成冰滑梯。在
杨万里的诗里，“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
穿取当银铮”。我是“搪瓷杯装白糖茶，

窗外一夜当冰果”。可惜冻太实，要花不
少力气才能把冰果倒出来吃。

雪夜，母亲在屋里生了煤炉，坐着铝
水壶，正嗞嗞冒烟。白天洇湿的棉鞋反扣
着煤炉正烤着，也升了一点烟。我和弟弟
趴在桌子两角写作业，父母坐在另两角缠
鸡毛掸子，无数个冬夜，我们一家四口都
是这样度过的……雪的反光把夜照亮，躺
在被窝里静听，一批雪落在另一批雪的身
上，簌簌有声。“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
声。”与千年前白居易雪夜所闻不同，二
十年前我在雪夜听见的是窗外梧桐树枝折
断的“咔嚓”声。

都道“瑞雪兆丰年”，乃从农事言，
大雪给农作物盖上一层厚棉被，还能冻死
害虫。春天的雪水，恰似苏醒禾苗拔节生
长亟须的琼浆。对人而言，雪愈大，苦难
愈深，房檐倒垂的冰凌如同射向人间的箭
镞和匕首，故罗隐诗曰：“尽道丰年瑞，丰
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多少年过去了，雪依旧落在故乡那些
年落过的地方，落在我心上……“冬有冬
的来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冬有回忆
一把。”当人在雪天静下心，能回忆的往
事，何止一把？

雪落心头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我的一个学生，12岁生日，她的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这周我把她接到我
家了。希望她以后的生活不管遇到什么
风雨，都能想起老师和同学给过的温
暖，勇往直前！”这是微信朋友圈的一条
消息，文友冯老师在2020年11月的最后
一个周末发的。文字下面配发了两张照
片，一张是水果生日蛋糕，一张是女孩
双手相扣默许心愿。冯老师有心，灯光
暗淡朦胧，虚化了女孩的相貌。

我跟冯老师平常少有来往，见面都是
在报社举办的读书活动中。她很忙，但坚
持在朋友圈记录和分享教学工作和日常生
活点滴，每天忙完学校和班级的工作，还
要收拾家务，带两个孩子，辅导孩子功课。

她不累吗？还把学生带到家里，给
她过生日，为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
简单。我想，她是母亲，也是老师，她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给予学生母亲
一般的爱，在女孩生日那一天，给女孩
祝福和家的温暖。我虽看不清女孩的相
貌，但能想象得到，女孩的眼睛里一定
闪烁着泪光，泪光映照着五彩的蜡烛，
开出一朵一朵的欢喜和幸福。

作家冯骥才有一篇文章名为 《我的
“伯乐”》。他在文中深情回忆恩师故
友，他初涉文学之路时，遇到了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韦君宜老师，她像慈母，给
他提供改稿条件，在他的长篇处女作

《义和拳》书稿上写满密密麻麻的修改笔
迹，给他的长篇小说 《神灯前传》 写
序，在文学道路上给予他厚爱、指导、
帮助，拉他走上文学之路。他回忆说，

自己跟老师的关系并无刻意营造，没有
功利和私欲，他们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
卡，每有新书就寄一本，她不回信，他
也只是一本本收到她的新书。师恩难
忘，老师在他的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
的心血，他都记在心里。

电视剧 《年年岁岁柿柿红》 中有一
个情节，王长安是乡村小学老师，孟事
成是他的学生，考到县里上初中，有一
天，孟事成的父亲外出，没有送孟事成
去学校，眼看要耽误上学，孟事成急哭
了。王长安骑自行车送孟事成赶往县
城，遇上一段上坡路，孟事成背着书包
跑，王长安推着自行车边跑边说：“孟事
成，这个坡太陡了，老师实在带不动
你，这段路，你得靠自己跑了。”孟事成
应着老师的话，一路小跑，脚下生风。
王长安这段话意味深长，路是眼前的
路，是脚下的路，也是远方的路，未来
的路。路再陡再难再远，孟事成都得自
己走，用脚走，用心走。那天，王长安
遭遇车祸，离开了他的家人和家乡。多
年之后，孟事成学业有成，回到家乡，
带领父老乡亲发展支柱产业，脱了贫，
致了富，乡亲们搬进了配套设施齐全的
楼房新居，乡村风景如画，年年岁岁柿
子红，欢声笑语洒满山坡。孟事成把对
老师的感恩记在心里，表达在对家乡故
土的深情付出和倾情回报里。

冬天寒冷，也温暖，寒冷的是单薄
的天气、凋零的草木，温暖的是厚实的
人情、善良的人心。物暖人，爱暖心。
12岁的小女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冯老
师给她的温暖和爱，是寒夜里的星光，
会成为一种积蓄，一份力量。

温暖

寒冬，荷已香消叶残，不
堪再看，正如南唐李璟在 《浣
溪沙》里所写：“菡萏香销翠叶
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
光共憔悴，不堪看。”枯枝败叶
的残荷已难再入诗入画，却常
让人对景伤情，叹流年仓促。
但也有例外，李商隐就扬眉辩
解“留得残荷听雨声”，文征明
淡然一笑“相看未用伤迟暮，
别有池塘一种幽”，白居易则对
衰荷流连欣赏“无人解爱萧条
境，更绕衰丛一匝看”……

荷已残败，昔日亭亭如箭
般直指苍穹的茎干，已弯腰曲
颈 地 伏 俯 水 中 。 残 荷 静 静 俯
首，波平如镜的水中亦映出其
躬 身 折 腰 的 倒 影 —— 这 一 俯
首，不为临水照花的骄傲，只
为处之泰然的从容。

时光荏苒，盛衰有时，明
媚鲜艳又能几时？曾经的灼灼
其华，还不是转眼间就乱红飞
过秋千去？张若虚在 《春江花
月夜》里感慨：“江水流春去欲
尽，江潭落月复西斜。”苏轼曾
对着中天皓月叹道：“此生此夜
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
的 ， 不 管 是 春 花 ， 不 管 是 秋
月 ， 总 是 循 环 往 复 ， 去 而 复
来，但英雄却有末路、美人也
有 迟 暮 ， 那 春 花 秋 月 未 有 了
尽，人间却在岁序更迭里多了

一 桩 桩 跌 宕 起 伏 的 往 事 ， 于
是，在小楼昨夜又东风时，会
有月明中不堪回首的故国，也
会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人们总叹“黄鹤
一 去 不 复 返 ， 白 云 千 载 空 悠
悠”“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
上不胜愁”，但那亘古如一的月
知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
年年望相似”。而相似的岂止江
月？还有这生生不息的荷：有
才露尖尖角时蜻蜓立于上头的
小 荷 ， 也 有 “ 接 天 莲 叶 无 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凭
栏十里芰荷香”引得人“涉江
采芙蓉”，不过，日复一日，最
终会翠减红衰。

然 ， 芰 荷 虽 残 成 衰 丛 一
片，那潜藏于水下淤泥中的根
仍生机勃勃，虽无声无息，也
不为人见，但到来年春风又绿
江南岸时，就会有枝枝新荷如
箭般直射出水，而荷露也会如
往年般再滴清响；不久，便有
鱼戏莲叶间；再后，便是初夏
荷花“不与桃李争春风，七月
流火送清凉”的清而不妖了。

荷花能泰然自若地开开落
落，是因为知道所谓枯荣也不
过是轮回而已吧？盛开有时，
凋 残 亦 有 时 ， 故 而 能 宠 辱 不
惊，淡然处之。或许，荷亦深
知 ： 生 命 中 不 管 处 于 何 种 境
遇，都只是暂时而已，是轮回
途中的一小段旅程，有潮起就
有潮落，有山重水复也会有柳
暗花明，而种种悲欢离合也正
如月有圆缺一样。

一念至此，我不由得对那
些残荷肃然起敬。那些衰丛败
叶 ， 也 曾 有 过 青 翠 可 人 的 模
样，那些萧索枯枝也曾有过荷
香轻送的胜景，而在秋冬的花
事沉寂之时，荷的香消玉殒也
不过是暂时谢却铅华而涵养生
机，只待来年春雨又至时便青
碧满塘！

残
荷
之
美

■
雨

菡

我曾经以为，乡村的岔路
千万条，每一条岔路也都能通
往故乡。可今天回娘家，因为
修路，我走上了这千万条岔路
中的一条，到底还是迷了路。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些
村庄，我曾经是那么熟悉，熟
悉 得 如 同 我 自 己 的 手 脚 、 头
发。这片土地，这些村庄，曾
经养育了无数花骨朵一般美丽
的妙龄少女和白杨树一样挺拔
的男儿。要说和别处有什么不
同，我真说不上来。豫中平原
所有村庄的模样，大概都是相
似的，大片大片平坦的田野，
田野的尽头绿树成荫，绿树的
尽头，炊烟袅袅、黛瓦白墙。
有的村庄得天独厚，能在村后
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有的则是
在 村 口 有 一 方 池 塘 ， 有 水 有
树，整个村就活泛了。太阳一
起来的时候，袅袅的炊烟开始
在村庄的上空弥漫，牛马骡驴
的嘶吼，孩子鸡鸭的欢叫，压
水井吱吱的歌唱……树和水，
像一张缜密的蛛网，把田野和
田野、村庄和村庄紧密联系在
一起；村庄之间弯弯曲曲的公
路和岔路则像一根根蛛丝，看
似简单纤细，又坚不可摧。它
们串起了整个平原，也串起了
我们的一生。

沿着漯舞路前行三十里，
右转下大台路，路边的这个村
庄曾经是母亲和大姨的村庄。
二十年前，姥姥和大姨都还在
世，我还在上学。那年十月初
一，我随着母亲、大姨一起去
给姥爷上坟。刚一进村，大老
远就有人打招呼：“这俩闺女来
了？”大姨和母亲一脸淡定，从
容搭话，我却满是诧异——彼
时，明明她们都已是两鬓斑白
的 老 人 ， 还 被 乡 人 称 作 “ 闺
女”？我说出了自己的不解，大
姨嗔怪地说我“傻闺女”，还
说：“爹娘在时，娘家还是家，
爹娘一不在，我和你妈就没有
娘家喽……”如今，姥姥已经
去世多年，大姨也已经去世，
再次陪伴母亲来到她从小生活
的村庄，许多年轻的人她已经

不认得了，只有几个老人见到
她依然是满脸含笑：“这闺女来
了……”看看满头白发、满脸
皱纹依然被称作“闺女”的母
亲，这一声“来了”，竟让我忍
不住潸然泪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多少个身材单薄、
腰身曾像绵柳一样的姑娘，离
开家乡的时候，声音还如银铃
一样清脆，再次返回故乡时，
已是身材臃肿、头发斑白的孩
子娘甚至孩子奶奶。她们携夫
带子荣归故里，穿金戴银，可
是再昂贵的貂皮大衣也遮不住
她们逝去的青春，再漂亮的装
饰品也无法装点她们苍老的容
颜。多少个铮铮铁骨的男儿，
走出村庄的时候，茁壮如同村
口的杨树，回来时，已经是两
鬓斑白、风霜满肩。

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四里
地，路尽头的这个村庄曾经是
我的村庄。等在村庄的，是我
日渐老去的爹娘，是曾经盼着
我去帮她们修眉毛、剪头发的
婶婶嫂子，长眠在脚下这片土
地 里 、 永 远 不 能 再 欢 声 笑 语
的，是曾把我抱在怀里如亲闺
女一样疼的大娘、奶奶和老远
就叫我乳名的大爷、叔伯。每
一次回故乡，都能看到新的面
孔，那是谁家新娶的媳妇、谁
家添的孙子；每一次回故乡，
也都能听到有人离去的消息，
那是我的叔伯、我的大娘。许
是年龄渐长，每一次新生命的
降 临 ， 都 让 我 欣 喜 并 热 泪 盈
眶；每一些旧人旧事的离开散
场，都让我黯然伤怀。

有人曾对我说：珍惜吧！
你 还 年 轻 ， 你 还 有 爹 娘 可 看
望、可撒娇、可膝下承欢。前
些年并不曾真正明白，这两年
随着身边故人的悄然离去，我
终于明白了人世的无常。人的
一生也是一棵树啊！发芽、抽
枝、开花、结果、枯萎、归于
尘土，这簌簌落下的是季节的
叶 子 ， 也 是 曾 经 鲜 活 的 生 命
啊！叶子落了，明年还能长出
来，有些人一旦离去了，就永
远不再回来。

一路上那么多车辆，熙熙
攘攘，最终的目的地都是田野
尽头、绿树深处那一个个并不
知名的村庄。那里的少年，曾
经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走出
村 庄 进 入 城 市 ， 从 青 涩 到 熟
悉，最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就像一尾鱼汇入碧蓝大海。可
是，在生命的尾声，他们不约
而同的又都选择了故乡。叶落
归根，躺在故乡的怀里，我们
永 远 都 是 一 个 孩 子 。 如 果 可
以，我想，我们都会假装从来
不曾离去。

大雪那天，并没有一场期
待已久的大雪抵达。梦里辗转
反 侧 ， 久 久 不 能 成 眠 。 我 明
白，雪下得最大的地方，是再
也回不去的故乡。

回
不
去
的
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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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泮杰
印象中，小时候的农村，生活条件比

较差，冬天特别冷，但每每回忆起来，总
觉得很有趣。

木 柴

立冬，树叶开始枯黄，我们村小学就
组织师生去澧河堤内搬运树枝，为教室生
火取暖做准备。那时，总感觉学校到河堤
有一段很长的路，学校的房子也是又高又
大。从学校到河堤，要经过家门口，可我
绝对不会放下树枝回家喝口水或歇歇脚。

当最后一个学生回到学校，老师也扛
着小山一样的树枝回来了，老师用斧头和
锯把一些粗壮的树枝截断，学生把它们堆
在教室墙角，看着都是暖和的。

冬至前后最冷，冬至到，那垛柴火就
用上了。冬至俗称“交九”，“一九二九不
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寒风呼呼
的，带着哨声，趴在地上矮小的麦苗都快
要被卷起来了。枝头早已秃光，树枝在凛
冽的寒风中乱窜，偶尔扯下的干树枝，早
被人捡走了。

饺 子

饺子是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我们都
盼着冬至的到来，进入十二月就搬起指头
一天天算着过。因为冬至有饺子吃，饺子
里有肉。

那时的饺子，那叫一个香，爸爸包的
饺子还特别好看，一个个像元宝似的，端
庄大方地立在锅排上。看爸爸包饺子，就
像看捏泥人一样有趣：饺子皮放在左手四
个指头上，右手拿筷子填馅，放下筷子、
两手大拇指一挤，就是一个肚大边薄的胖
饺子。直到饺子包完，爸爸的大拇指也粘

不到馅。我试了多年也没有学会，倒是姐
姐像得了真传，饺子包得和爸爸一样好看。

饺子刚出锅，我就急着往嘴里扒，一
口咬下去，就像炸在了嘴里，热气冲出，
烫住了舌尖。饺子大、嘴巴小，饺子在嘴
里翻不了身，只好把饺子再吐回碗里。看
着我狼狈的吃相，大家哈哈大笑。

腊 八

冬至过后的节气是腊八。
腊八这天，我们村头有牲口交易会。

冷风中，村子显得热闹而有趣起来。
腊月是农闲时节，停耧住耙，各种农

具收起来了，牲口们劳作了一年也该歇歇
了，但该出手的牲口就该卖掉了，农家是
不养闲牲口的。一头牲口一冬要吃很多草
料，如果想出手的话，还是尽快出手，即
使价格稍低一点，这样过年也有钱花。而
来年要用牲口的，也会趁此价格低入手，
买卖双方袖子里一比划，就成交了。

我们村与镇街相邻，村头还有一个拖
拉机站和一家铁厂，牲口交易就在拖拉机
站与铁厂之间入村的大路上。每年腊八，
有上百头牲口都会在这里交易。

至于腊八粥，穷人家可没那么多讲
究，也没有那么多食材去讲究，所以腊八
粥喝得十分简朴。但各种出自农人手中
的美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轮番登
场，做粉条、磨豆腐、宰牛羊、杀鸡鸭、
捕鱼虾……哪一样都会让人垂涎三尺。一
年的美好像腊梅花一样，在这寒冷的冬季
里尽情绽放，越冷越艳。

粉 条

天越来越冷了，坑里的水已经结冰
了，这时就可以做粉条了。

爷爷说粉条是细菜。虽然我不知道什
么是细菜，但我知道做粉条要花费很多功
夫，必须慢功细做。小时候，红薯既是汤，
又是馍，也是菜。秋冬时节，天气不好，或
下雨下雪，起床晚，煮上一锅红薯，加点红
豆，就是一天的饭，既营养又耐饿。

红薯收获后，那些破了皮的、有疤
的，还有一些长得特别大的，会被拣出来
磨成粉子。磨成渣渣的红薯在反复水洗后
就沉淀出了细白的粉子。粉子兜块晾干、
揉搓成面，就等天冷结冰时做粉条。

做粉条的大锅，就支在原来生产队的
烟炕房边。大锅和两三口大缸呈品字形排
开，煮粉、虑粉、定型，虽然是人工操
作，也是标准的流水线作业。

反复揉搓好的粉团，由专人揪成剂
子，及时放进捶粉的瓢里，瓢底筛子孔在
不断捶打下，粉条就落到了下面滚开的水
锅里。沉浮中，粉条被两根近一米的筷子
赶进了稍低一点的水缸里，降温滤去浮
粉，又被筷子赶到了或左或右的水缸。两
面水缸都有人在捞粉，粉条在缸中一个回
游，就被盘到了小木棍或小竹竿上，一提
一拉，粉条出水，像少女的披肩发一样被
杆子挑着送进了烟炕屋，挂在准备好的杆
子上。

晚上，寒风把粉条冻成了木板一样的
硬坯。第二天，放在捶布石上反复捶打，冰
开、粉散，一根一根透亮，挂在院子里晾
晒。这样的粉条，可以伫存着吃上一两年。

做粉条时，我一到放学就直接往烟炕
房跑，趁大人不注意，扯上一绺粉条，直
接放到嘴里，一吸溜，特别爽滑、清甜，
还有嚼劲。

豆 腐

豆腐也是过年饭桌上不可或缺的食

物，腊月二十六，要磨豆腐。我与开豆腐
坊家的小儿子年龄相仿，经常去他家的豆
腐坊玩。特别是冬季，豆腐坊暖和，就去
得更频繁。

到豆腐坊就要帮着烧火，等豆汁烧熟
盛出来，锅底会有一层金黄的锅巴，又香
又筋道。这是对烧火者的奖赏。如果烧火
不用心，火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豆汁可能
会溢，锅巴也会糊。糊了就发苦发涩不中
吃了，严重了还会影响整桌豆腐。

那时的豆腐好吃，豆汁是不会被人挑
豆筋的，如果挑了，豆腐一定不会筋道，
挑出的筋，正是这桌豆腐的灵魂。很多东
西就是这样，不是谁手艺精湛，老手艺科
学，而手艺人的诚实守信，就体现在他所
做产品的真材实料里。

草 鞋

看我们脚冻了，爷爷就要我们穿他编
的草鞋。草鞋底是桐木做的，一寸左右
厚，砍好的底子用火箸在边缘烙出一个个
小黑洞，搓好的麻绳穿进去，再用竹签镶
实，麻绳拉断也不会被拉出。这时，就可
以在上面编苇茅了。爷爷的手艺很好，不
管是大人的，还是小孩的，他都能编，但
太费工夫，所以也不敢轻易许人。

草鞋编好了，穿草鞋时还要塞进去一
些麦秸或干草，一是格外暖和，二是脚不
会被磨出血泡。草鞋不是一年一编，编一
双要穿好多年，因此会编得稍大一点，走
着总会发出“拖拉、拖拉”声。

冬季的夜特别长。一般下午五点半左
右就黑了。漫漫长夜，我们一家人有时就
围在火炉前听大人讲故事。上初中后，由
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就跟着他进城读书
了。那些发生在农村里的、冬天里的故
事，就成了人生长河里的朵朵浪花。

冬天的故事

■■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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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油画 “柿柿”如意 左国顺 作

■远方
我沾染着潮湿，涉足于碎石木屑
悠闲于蕴藏着时光隧道的密径
化身为醒来的蝶，钻进绿茸茸的青苔
去了解。往日的故事
在梦中、在书中，一页页、一句句
融入诗行，成了它少有的底蕴

我咀嚼着青叶，呼出冉冉的雾气
冬季里，我透过窗台望风景

喜出望外的我
在冬的附近，享受着春天的容颜

故事中的传说

透着，淡淡的烟草味
肌肤上，盛开的鲜花
由风，飘岀徐徐的馨香
念叨中，唱岀的歌词
配合着，不知疲倦的伴奏
惹得，面目上布满的纹路，不再紧闭
张扬的个性，使着蛮力
撕开了，藏在里面的辛酸和苦楚
时光如白驹过隙，怎不让人品味人生

窗台（外一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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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